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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1世纪，拉美一些左派政党或左派代表人物相继赢得大选，或以新的姿态亮相于国内政治舞台，标志着拉美左派力量重新崛起，从祟尚武装斗争转向议会民主道路并取得前所未有的胜利。这说明拉美政治生态已发生重大变化，而这一变化将对拉美未来的政治、发展方向和社会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一

21世纪初拉美左派力量重新崛起具有如下特征：

　　第一，一些拉美左派政党或人物接连赢得本国大选，成为主导拉美政治舞台的新兴力量。继2002年10月27日巴西左翼党劳工党领袖卢拉·达席尔瓦当选马西总统后，11月24日厄瓜多尔前左翼上校、“1月21日爱国社团”领导人卢西奥·古铁雷斯又当选为厄瓜多尔总统。这些重要的政治事件被视作拉美左派勃兴的最重要的标志。一些国际媒体也惊呼：“拉美左派重新崛起”、“拉美政治向‘左转’”。尤其左派政党在拉美第一大国巴西等国的屡屡获胜打破了新自由主义在拉美盛行和一统天下的局面，标志拉美反帝政治社会运动的勃兴，使拉美地区的政治、思想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第二，拉美左派力量逐渐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2002年6月和8月，玻利维亚举行了两轮大选，玻利维亚左派组织社会主义运动（MAS）和印第安人古柯种植者领导人埃沃·莫拉莱斯（Evo Morales）在两轮选举中得票均占第二位，这大大超出了人们的预料。尽管在大选前，美国对玻利维亚发出警告，且大选结果莫拉莱斯并未最终获胜，但此次选举表明，左派力量在玻利维亚政治舞台上的地位明显上升。

第三，“圣保罗论坛”成为拉美左派力量汇集的大舞台。圣保罗论坛成立于1990年，当时正值苏联和东欧国家发生剧变、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在巴西劳工党倡议和主办下，来自拉美13个国家的48个左派政党和组织在巴西圣保罗召开第一次会议，讨论拉美地区乃至全球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等重大问题。到2002年底圣保罗论坛先后召开了11次会议。参加圣保罗论坛的从1990年的48个增加到2001年的74个。尽管他们派别不同，政治主张不同，但却通过圣保罗论坛共同聚集一堂，共同探讨如何应对全球化的挑战，如何反对强权政治，如何建立新的公平的国际新秩序。经过10多年的发展，圣保罗论坛已成为拉美地区最重要的左派政党和进步组织的政治论坛，一年一度的圣保罗论坛年会已成为拉美地区以及世界左派政党的重要聚会。特别是以圣保罗论坛为主的拉美左派进步力量倡议发起了“世界社会论坛”大会，成为与世界经济论坛分庭抗礼的另一个世界性论坛，对第三世界的发展、全球化进程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第四，“世界社会论坛”成为拉美左派乃至全球左派展示力量与政治诉求的大平台。“世界社会论坛”是在以卢拉为领袖的巴西劳工党等拉美左派党的积极倡导下成立的，巴西劳工党先后于2001年、2002年、2003年三次主办。“世界社会论坛”一个中心口号是“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而包括巴西共产党在内的与会的左派党和组织的口号是“一个社会主义的新世界是可能的”。该论坛的影响不断扩大，先后在拉美、亚洲、欧洲和北美洲一些国家建立了地区性的社会论坛。尽管参加该论坛的成分十分混杂，但主要是全球的中左政党和进步力量，尤其以发展中国家的中左政党与非政府组织居多，故被称为“穷人联合国”。世界著名学者萨米尔·阿明称“世界社会论坛”具有“反帝、反新自由主义性质”，而另一位学者乔姆斯基则认为“世界社会论坛”是“另一种全球化的具体化”。

二

拉美左派力量崛起有着深刻的国际与国内背景。首先，经济全球化的冲击，拉美的不适应症是导致拉美左派力量改变了对世界发展的看法。其次，新自由主义模式的局限与缺陷导致拉美人寻求新的发展道路。再次，拉美左派顺时而变、顺势而为，面对现实改变政治思维，走议会民主道路。最后，美国单边的霸权主义，造成拉美以及其他地区人民对西方主导与强行推销的新自由主义的反抗。　　

    拉美左派力量经过艰难的奋争与刻苦的“修行”， 终于在拉美政治舞台上逐渐修成“正果”。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拉美左派力量的发展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后，拉美左派进步力量面临生存压力。当时，拉美左派力量顶住了巨大的国际压力，不仅顽强地坚持和生存了下来，而且获得了重要的发展。社会主义的古巴通过改革开放，经受了最严峻的考验，渡过了最困难的时刻，得到了巩固和发展。第二阶段，90中期以后，拉美左派力量在各国的政治生活中逐渐扮演重要角色。委内瑞拉查韦斯的左翼政权也在2002年4月经受了反对派在美国支持下生动政变的考验；阿根廷、巴西、智利、秘鲁等国的共产党经受了考验，坚持了下来，有的还取得了发展，目前拉美非执政的共产党约有30多个。乌拉圭的广泛阵线、尼加拉瓜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危地马拉革命团结组织、萨尔瓦多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玻利维亚社会主义运动、墨西哥民主革命党等一些左派党和组织目前均是本国第二或第三大政治力量，在本国政治舞台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第三阶段，21世纪初，一些拉美左派政党开始从在野党跃升为执政党。巴西劳工党、厄瓜多尔“1月21日爱国社团”已成为本国的执政党。两年前，卢拉曾预言，在6—8年内，拉美大多数国家将由左派党执政。他的这一预言已部分得到了实现。

三

　　拉美左派的崛起，是拉美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件，对拉美政党政治、发展道路、经济政策和社会结构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但需要指出如下四点：第一，左倾、左转难以成为拉美政治发展的主流趋势，民主政治、中庸之道仍将是拉美政治选项。换言之，拉美政治进程“有左转的倾向，但不会成为主流”。从目前情况来看，拉美左派政党只是一部分拉美国家中得势，拉美地区不会出现整体向左转的局面。

第二，左派政治理念将不断得到修正，走“中左道路”的可能性增大。换句话说，拉美左派将以“新面孔”成长在旧体制中。尽管拉美左派或具有左派色彩的政府有可能对现有体制进行一定的调整，但无疑会继续奉行新自由主义。即使是巴西劳工党卢拉政府和厄瓜多尔古铁雷斯左翼政府，对内会依赖中间派的支持，甚至争取右翼集团的支持，如有人说“卢拉现在准备与资本主义集团做生意”；对外会力图同美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搞好关系，而不会不参与建立美洲自由贸易区的进程。结果，巴西一些左派组织已开始批评卢拉政府“向右转”。

第三，走议会民主道路已成为拉美左派的主要发展方向，民主制将为拉美左派未来的发展确定“界限”。拉美一些左派政党面对拉美议会民主政治的现实，不得不调整自身的政治主张与斗争策略，它们已非传统的“红色”，而演化成“淡红色”。它们常常在大选中不得不同本国右翼政党结成选举联盟，在大选后，有的左派政党参与议会，有的参与组阁。这些表明，拉美左派力量的发展不得不受到现实政党政治、民主体制的约束与影响。可以预言，拉美左派未来的发展趋向可能是“有改革，无革命”。

第四，拉美左派崛起成为拉美民主政治中一个新景观和政治发展的新选择，但能否真正在拉美形成全天候景致则将受国内外多重因素以及本身作为的限制。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左派几乎已经没有太多的社会动员空间。拉美左派尽管在少数国家已掌握政权，但这毕竟是局部现象，拉美地区尚未出现全面的有利于左派执政的氛围。尽管与美国有这样那样的矛盾，但拉美大多数国家在政治和外交方面依然同美国关系密切。而美国则借反恐和扫毒为名，加强对拉美国家的军事和政治控制，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也对拉美左派政权和进步力量设置重重障碍。此外，拉美左派政党之间由于所处地位不同，政见也不尽相同。因此，未来拉美左派力量的发展将受到各种因素的限制与制约。
